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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香港
陈佐洱

! ! !"#双方对于对方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和同事们走也不是，散也不是，索性坐
下来边等边“摆摆龙门阵”。有外交部的同事
见多识广，闲话西方某名牌大学教授论谈判
学问，说在谈判最后期限将来临时，“以逸待
劳，致使对方疲劳或不适”，也是争取达成理
想协议的“武器”。大家设身处地联想到现在
的自己，哈哈大笑。

这一天的谈判还真延迟到了 !"时才开
始。你来我往，一口气谈足了 #个小时，直谈
到 $$日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即 $%时整。虽
然双方在接谈二三个小时后就该预料到，今
天不会是个“好日子”，不可能达成共识，但哪
一方也不愿首先宣布第二轮谈判就此告终，
以免承担“谈破”的责任。而把会议开到子夜
$%时，谈到了预定会期的最后一分钟，宣布
“曲终人散”，就可以让时间来承担责任了。但
是我和伯恩斯还得商量点事，因为按惯例，第
二轮谈判结束时是需要一同出来会见记者
的。但我们都认为，现在这个样子，两人面对
记者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言好语，与其公开
互相指责，不如宣布临时取消了会后的联合
记者吹风会，改为 $&日上午 !'时和 ('时
&'分分别召开简短的记者会，各自发表经过
思考后拟写的书面声明。
取消联合吹风会的消息使得在外从早晨

苦等到凌晨的记者们大失所望，“哇”地齐声
叫喊起来，纷纷打电话回报社，调整各家本已
预留的版面。当然，“谈不成、原定的联合记者
吹风会取消”也是很刺激的新闻。他们忙着发
完稿大约也只有几小时的短休，天亮后又都
要奔赴中英双方分别召开的记者会会场呢。
中英两轮政府工作小组会谈硕果仅存的

是，双方对于对方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报载，英方内部———伦敦和香港都据

此就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商
议，出现了放弃、全资投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意
见。中方内部也有各种意见的讨论，也出现了
一种终止谈判、等香港回归后再考虑建设新

机场的重量级声音。
所幸的是两国首脑最终

都倾向于合作，因此双方都
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内部“拉
倒”的意见，尽快为香港建设
一个新机场的意向成了主流，
这也正是鲁平主任和我的主

观心愿。
外交官员可以有自己的主观心愿，但把

握自己心愿的程度很有限，如果主观与客
观———国家利益或者高层决策不一致，那就
必须绝对克己复礼。当然，一旦主客观所见一
致，志在必得的决心就会猛地增长。
通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包括香港商人

徐展堂先生与梅杰首相的直接沟通，鼎力游
说，恢复谈判和达成协议的势头迅速上升。据
说，梅杰在接见徐展堂时注意听他的阐述，连
秘书向他报告苏联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刻和他
通话，他都回复“等一等”。
徐先生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不但

多财善贾，而且侠骨义气，在香港爱国爱港人
士中很有威信，在内地和国外也有很多朋友。
除了生意，他还喜欢艺术和古董收藏，而且获
得巨大成功。他在香港中环旧的中银大厦顶
层设立了自己的博物馆，香港市民可以免费
参观，很多到香港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历史
文化，必去参观他的博物馆，英国首相、大臣，
法国总统也不例外。他对馆里的每部分藏品
都可以如数家珍。记得他曾指着一套举世无
双的乾隆时期的彩瓷盖碗告诉我，其中的一
只小盖碗是在纽约拍卖会上花了很高的价钱
买回来的，当时这套藏品就缺这一只。他庆幸
地说：“如果对方知道我这情况，一定会开出
更高价的。”
徐先生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油

画，画的是一个光屁股的孩子背对着观众，在
一把梯子上奋力向上爬。他欣赏自得地对我
说：“我就是那个小孩，是光着屁股爬上来
的。”的确，他常以自己的苦出身为荣。徐先生
在英国有不少投资，对享有“欧洲最佳博物
馆”殊荣的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更有巨额捐赠，有鉴于他的贡献，该馆的中国
馆以“徐展堂馆”命名。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澳
大利亚国家艺术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
馆以及中国的上海博物馆都有以他姓名命名
的中国艺术馆或陶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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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翠神清气爽地坐在床沿上，手脚白嫩
得大姑娘一样，由于胖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书
春实在不敢相信，她已经 )'*岁了！
“没有脚力就买辆轮椅呀，坐着出门一样

可以散心，天天窝在床上要窝出毛病来的。”
书春把目光滞在小翠脸上劝。
“亲伯菩萨，活过头的老废物不

识相要吃辣货酱的！不声不响才会
太平。”

小翠因为长年累月没人陪她说
话解厌，见书春那么远地跑来看她，
不禁高兴得容光焕发，眉开眼笑地
对书春说：“你这孩子良心真好，忙
里偷闲跑来陪我这个活过头的老废
物讲神见趣。亲男女也不过一天来
送两顿饭菜，难得听见一声说话。”

小翠的脸色由晴转阴：“现在农
村里多的是空闲，小辈却只管把辰
光放在搓麻将上，白天搓了还要夜
里搓，就是不肯抽点辰光跑来陪我
这个老长辈讲讲闲话解解厌气。”小
翠的眼睛里缓缓地淌出了两行清
泪，她从枕边拿出一块折得平平整
整然而脏兮兮的手巾擦着泪水说：“我吕小翠
收底死在孤独上的。”
“小翠嫂嫂躺一躺吧，当心坐吃力了。”

“不用不用，只要有人陪我说话，坐到夜里也
不吃力的。”“还是躺一躺吧，躺在床上一样可
以讲神见趣。”“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自己的身
体自己晓得。你们不晓得天天日日躺在床窝
头里多少难过！老实讲天天日日都想死啊！”
小翠一下子涌出了眼泪，从双层下巴一滴滴
地滚落在白白胖胖的大腿上。伤心了一阵，又
哀哀地说：“可是替子女想想，我这个苦命人
不能寻死。我一死队里会怎么议论？老太婆有
政府养着三不担心为啥寻死？肯定是小辈不
仁不孝！你们说我能害小辈吗？”小翠又用脏
兮兮的手巾擦着眼泪诉：“反正日子不会多
了，还是咬紧牙关一天一天熬过去吧，熬到去
的那天就出罪了。”
小翠慢慢地把那块擦湿的手巾颠过来折

叠着问：“你们猜猜这些年我靠什么打发日子
的？”小翠把手巾端端正正地折叠好了放在枕
头边，吁出一口长气告诉：“前几年还能走走，
天天一吃好饭就坐到门口看过路的男女，看

见一个就陈年挖臭屁地去想这个人前前后后
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要是看见一伙人经过，
就猜他们合群合队的是到外面打工去吗？到
上海还是南面？一个月能挣多少？把家小丢在
家里哪能硬得起心肠？夫妻俩一个搁卵去做
和尚一个封屄去做尼姑哪能熬呀？一直要想
到新来一个才去想这个人的大小事情。”

小翠“啪”地往右腿上拍了一掌
一阵抓挠，右腿外侧便出现了一个蚕
豆大的蚊子块。她伸出舌尖湿了湿嘴
唇继续：“每个过路的都有不少故事
好戏，我替他们超前落后地搜出来筛
筛，常常忍不住笑上一阵。我能活到
今天全靠黄连树底下苦作乐。我活了
一百多岁，方圆几里每个三十岁以上
的人肚里都有一本账簿，所以天天都
有好戏回想，天天都能笑上几阵，笑
一笑百年少嘛。”书春听得一阵伤感，
望着小翠问：“现在怎么打发时间
呀？”小翠一左一右地将屁股朝前挪
了挪，端起台子上的茶碗“咕嘟、咕
嘟”地喝了几口，然后重重地叹了一
口气倾吐：“这几年没有脚力整天躺
在床窝头里了，全靠给自己放电影打

发辰光。”她把茶碗放回台上凄凄地诉：“现在
全靠回想全大队的陈芝麻烂谷子打发辰光，
挨家挨户、逐个逐个、一个队一个队地排好了
回想，就像老早大队里放电影。我放好一幕再
放一幕，一直放到迷糊过去。”
小翠赶走一只眼睛前头飞来飞去的长脚

蚊子继续：“这两年连眼睛也懒得开了，一直
闭着回放电影，放吃力了就迷糊一阵，醒过来
就接着再放，除了这件事情我还能做什么
呢？”小翠的眼睛里滚出了一颗颗豆大的泪
珠，默默地滴落在白胖的腿上。她凄楚哀怨地
说：“我活了一百多岁，回过头来仔细想想，一
世人生……一直都在……强逼自己……低头
认账，年纪一大，更加这样。”“像你这样还是
到养老院去，至少不会这样孤单。”望着老泪
纵横的吕小翠，书春的心情沉重到极点。“去
不得的去不成的，”小翠连连摆着手说：“一去
小辈的脸面哪里放呀？他们不同意怎么去
呀？”书春不禁一阵黯然，心里就像压了块巨
铅。想想中国的老人化问题，再想想自己二十
年以后，眼前不禁一片迷茫。面对日益严峻的
养老问题，政府真应该尽快谋求可行的途径！


